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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第四次取消“诺贝尔周”

202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露易丝·格丽克在自家花园受奖

因为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原本应于12月5日至13日例行举办的“诺贝尔

周”，不得不在2020年宣布取消。这是自两次世界大战及1956年之后，诺贝尔奖

史上第四次取消包含获奖演说、颁奖典礼、晚宴在内的“诺贝尔周”。

基于此，2020年的诺贝尔奖被分散在了各地颁发。日前，美国诗人露易丝·
格丽克在家中接受了属于她的文学奖奖章和证书，并发表了获奖演说。宗禾

布莱克成为交谈对象

每部诗集都是精巧的织体

（以下为露易丝·格丽克演说稿节选）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大概是五六

岁吧，我的脑子里上演着一场竞赛，一场能够

选出世界上最伟大诗作的比赛。有两首诗进

入了决选名单：威廉·布莱克的《小黑孩》和斯

蒂芬·福斯特的《斯旺尼河》。我祖母的房子

坐落于纽约长岛南岸的西达赫斯特村，当时

我就在那座房子的次卧里来回踱步，像我习

惯的那样，在脑中默默地而非出声地背诵布

莱克那令人难忘的诗，同样，也在脑中默默地

哼唱福斯特的那首沉痛、凄凉的歌。

我为什么会读到布莱克还是个谜。我想

在我父母家，除了更加常见的有关政治、历史

的书和大量的小说，还有少量诗集。但我总

是把布莱克和祖母家联系起来。我的祖母不

是个好读书的女人，但她那儿有布莱克《天真

与经验之歌》，还有一本小书，汇编了从莎士

比亚戏剧中选出的歌词——有不少我都能背

诵。我格外喜欢《辛白林》中的歌，或许当时

一个字也不懂，却能清楚地听到那语调、格

律、铿锵的祈使句，这令一个胆怯恐惧的孩童

格外兴奋。“墓草长新，永留记忆。”我也希望

如此。

这类为了荣耀和至高奖赏而开展的比

赛，对我来说是十分自然的事；我启蒙时期最

早读过的神话里充满了这类比赛。即使我很

小的时候，在我看来，世上最伟大的诗就是高

级荣誉中最高级的那种。这也是父母培育我

和我妹妹的方式，我们要去拯救法国（圣女贞

德），要去发现镭元素（玛丽·居里）。后来，我

开始认识到这种等级制思维中的危险和局限

性，但对于幼年的我来说，发奖这件事却非常

重要。会有一个人站在山巅，从很远处就能

看见，那是山上唯一引人注意的东西。站在

下面一点点的人就看不见了。

或者，我说的人在这里也可以换成诗。那

时我非常确信，不知为何，布莱克一定知道我

脑子里的这场比赛，而且对结果十分关心。我

知道他已经死了，但我觉得他还活着，我能听

到他对我说话的声音，被伪装起来了，但依然

就是他的声音。我感到他只在对我说话，或是

专门对我说话。我感到自己被选中，非常幸

运；我也感到，我格外渴望和布莱克说话，而和

莎士比亚一道，他已经成为我交谈的对象。

早在 10 月 8 日，瑞典文学院在斯德哥尔

摩宣布，将 2020 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诗

人露易丝·格丽克，以表彰她在文学上的成

就。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是：“她用无可辩驳

的诗意嗓音，以朴实的美感使个人的存在变得

普遍。”

从 1968 年第一本诗集出版，这 50 年间她

已经有 11 本诗集。她的诗长于对心理隐微

之处的把握，导向人的存在根本问题，爱、死

亡、生命、毁灭。自《阿勒山》开始，她的每部

诗集都是精巧的织体，可作为一首长诗或一

部组诗。

格丽克出生于一个敬慕智力成就的家

庭。她在随笔《诗人之教育》一文中讲到家庭

情况及早年经历，她的祖父是匈牙利犹太人，

移民到美国后开杂货铺谋生，但几个女儿都读

了大学；唯一的儿子，也就是格丽克的父亲，拒

绝上学，想当作家。但后来放弃了写作的梦

想，投身商业。

格丽克的母亲尤其尊重创造性天赋，对

两个女儿悉心教育，对她们的每一种天赋都加

以鼓励，及时赞扬她的写作。格丽克很早就展

露了诗歌天赋，并且对诗歌创作野心勃勃。

如何欣赏格丽克的诗歌？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提到，格丽克的

诗性声音令个体的存在拥有了广泛的意义。

她的诗歌写作有许多让人颇费思量的地

方，只要你对每首诗细细勘察，都会遇到一些

难解之处。她将个人体验转化为诗歌艺术，极

具私人性，却又备受公众喜爱。

但另一方面，这种私人性绝非传记，这也

是格丽克反复强调的。她曾说：“把我的诗作

当成自传来读，我为此受到无尽的烦扰。我利

用我的生活给予我的素材，但让我感兴趣的并

不是它们发生在我身上，让我感兴趣的，是它

们似乎是……范式。”


